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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而兴：中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之路

刘 齐（LIU Qi），罗语惊（LUOYujing）

摘 要

海洋观反映着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和理解，决定着国家对海洋的战略意图。受生产力和认
知局限，古代海洋观以敬畏与有限探索为主；在列强海上侵略冲击下，近代海洋观逐渐
觉醒转变；现代则积极融入海洋发展潮流，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具
有对海洋的探索与开拓精神，彰显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敢于突破、勇于前行的品质。
通过梳理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时期的海洋观变化，可以揭示出中国海洋观从萌芽到成
熟、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变革,为当下海洋战略制定提供历史依据，助力我国在全球海
洋治理与权益维护等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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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古代海上贸易航线的初辟至近代海权竞争所驱动的地缘政治版图变迁，海洋以其

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一个国家海洋观的形成与发展，

既是其对海洋认知的集中体现，也是制定国家战略、外交原则的重要依据。21世纪，人

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

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习近

平，2013）。可以说，海洋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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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海洋教育”逐渐成为热点话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进行了定义，涵盖海洋经济、海洋安全、海洋生态等多维议题（马勇，2012；

刘训华、励琳，2023；李德显、顾子晗，2024）。这无疑为中国教育研究带来新的契机。

当前，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已全面实施，并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海洋话语依然存在

着低效困境。在西方，学界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海洋文明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文明

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海洋，而中国文明处于其对立面，缺乏与海洋的密切联系。这一论断

最典型的代表，即黑格尔（2006，p. 84）所言：“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

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

的天线；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联系。”显然，这种表述方式将现有文明简单粗暴地一

分为二，带有“凝视”意味和等级论述，无视中国海洋文化传统，这是不正确的。但由

于早先国内文明自觉性不足，这种观点也获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并“内化”为他们观

察和理解中国大陆文明的一种角度。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旦我们从“二元对立”的思

维框架中抽离，不依据西方所界定的“海洋文明”特征对海洋文化进行评判，再次审视

中国历史变迁中所具备的海洋观，或许能够得出新的见解，那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

阔、海陆兼备，中国人民的活动既在广袤的大陆上蓬勃展开，也在浩瀚的海洋上勇敢地

探索。

二、中国海洋观的变迁

中国海洋观的变迁，是一部镌刻着文明基因、交织着地缘博弈、承载着民族复兴的

认知迭代史。从农耕文明孕育的“四海”天下观，到近代坚船利炮冲击下的海防危机觉

醒，到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构建的深蓝经略，中华民族对海洋的认知经历了从神秘

想象到被动回应、从陆权依附到立体经略的转型。这种认知变迁昭示着文明型国家在陆

海文明交汇处重构世界秩序的主体性探索。

（一）古代（先秦至清中期）：陆海并立，以陆为本

中国先民的海洋认知兼具实用理性与自然崇拜，在探索利用与敬畏尊崇的辩证统一

中，形成了以天人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智慧。

1.先秦：蒙昧初启下的海洋哲思

中国探索海洋历史悠久且起步较早。“早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就能在小石珠、

青鱼骨和海蚶壳上钻孔，并用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涂上鲜亮的红色，作为装饰品使用。”

（王幼平，2000，pp. 39-40）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类与海洋的接触也更加亲密，山东

胶州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海鱼骨骼、成堆的鱼鳞等，说明中国沿海先民已经将鱼

类作为重要食源。先民从海洋中获取食物，并留下“贝丘遗址”。“遗址出土的贝类中，

经鉴定有14种之多，除2种淡水贝类外，其余均为浅海种类。”（严文明，2000，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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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立足于区系划分体系，提出如果将中国文明分为面向海洋和面向陆地两部分。

其中，“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

纹陶”（苏秉琦、殷玮璋，1981，p. 17）。这印证了早期文明的多元性，中国具有海陆

兼备的文化发展模式。

早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有限，在情感上表现为恐惧与疏离。这种观念在古代海洋崇

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人们通过祭祀、祈祷等方式，向海神祈求平安、丰收和幸福。先

民通过“望祭”或祭祀海龟等动物，来表达人们对海洋的崇敬之情。后来，祭祀海洋逐

渐成为民俗活动，东南各省特别是福建地区的“妈祖”文化时至今日都极为盛行，“以

海为生”的渔民出海前会向妈祖祷告出海顺利。海洋与人类的互动，在悄无声息中塑造

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这一时期对海洋描述最多的是《山海经》，由五卷《山经》和十三卷《海经》组成。

“《海经》部分，保存神话资料之最夥……为研究神话之入门。”（袁珂，1980，p. 1）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描述海洋的经典，《山海经》以静态图像的形式展示与海洋信息有

关的海洋元素，表现出一种“山海共观”的文化视野。书中关于海洋的部分包含大量虚

构成分，描绘的是人们想象中的“海洋世界”，海洋鱼类以其外貌之奇、力量之神，成

为海洋崇拜的根源，也为之后的海洋小说书写提供了不竭源泉。

“四海观”和“九州说”把海洋作为构成宇宙的要素，是先秦时期海洋观的主要体

现。《尔雅》记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尔雅，2015）狭义上的

“四海”指“中国”范围以内的地方，广义上则与“宇宙”“世界”或“天下”意涵相

近。邹衍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大九州学说”，认为中国只是广袤宇宙的一小部分，被

广阔无垠的海洋环绕。这一观点超越了当时有限的地理认知，为后世地理观念的拓展奠

定了思想基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古人开始以一种理性和审美的眼

光看待海洋。先秦诸子将海洋视为言说形上之道的现实喻体，既代表了宽容、谦卑等美

好品质，也成为国家富强的途径。比如“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淡兮，其若海；望兮，若无止”。（道德经，2021）“淡兮，其若海”描绘了圣人内心

之恬淡宁静、无欲无求、自在逍遥之境，与道家老子所倡导的为人处世之价值观不谋而

合。齐国管子提出“官山海”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寓税于盐”，将贩盐权收为国有，

靠海洋资源成就王业。这时也已出现小规模的近海作战，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听说之

后，“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司马迁，2022，

p. 3701）。结合两国地理位置不难发现，这场战争结果有其必然性：当时的齐国地处近

海，水上活动历史较长，海战能力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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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先秦时期人们对海洋的了解极为有限。海洋

在人们心中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敬畏之情。对于齐、吴、越等沿海诸侯

国，海洋成为了它们的天然屏障和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

逐渐认识到海洋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开启了海洋经济开发的先河。“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周，2015，p. 2），庄子借助对海洋中神奇生物的

想象，表达出对自由、宏大境界的追求，赋予了海洋丰富的文化内涵，海洋文化意象开

始在文学创作中初步形成。总之，先秦的海洋观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新

的气息，也对后世“海洋文学”的产生、民族精神的特质、中外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2.秦汉：海疆初定中的海防观萌芽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观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

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邹振环，2015，p. 89）他推崇《邹子》书中“大九州说”

思想，从水火木金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周为火德，秦以水性相

克，故能取而代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多次出巡海滨之地，对燕、齐、越三个濒海之国的反叛活动进行

威慑，属于海疆初定背景下的海防观念萌芽。他于海边立石颂秦德，也遣人“入海求先

人”，具有很强的海洋开发意识，曾将内陆地区的三万户居民大规模迁移至山东沿海地

区，通过提供长达十二年的赋税豁免这一优惠政策来激励内陆民众在此定居生活。

秦始皇坚信“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也真正实现了四海归一，使秦代的疆域向东延

伸到大海和朝鲜，西边到达临洮和羌中地区，南部直抵极远之处，北边则以黄河为天然

屏障，包括阴山遗址延伸至辽东地区。海被纳入秦的统治范围，可以说他具有海陆文明

一体、四海皆天下的海洋观。

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巡海次数更多、时间更长，以海洋控制为主导的海洋政治观

表现得更加突出。他即位初期尤重鬼神之祀，多次亲临大海，主持礼祠。在位期间下南

越，运用“楼船”开拓海域，在粤设置九郡，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

汉朝与海外诸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已经存在官方层面的朝贡贸易。如《汉书·燕地》

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班固，2007，p. 311）

汉武帝在统一东南沿海地区后，积极开拓海上交通。据《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有

条海上交通路线自日南（现今越南广治省一带）起航，直至抵达黄支国（普遍认为位于

今印度东南部），这条航线后来被世人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汉后期，中国商人经海路

至广州贸易，运丝绸、瓷器至印度，换购香料、染料回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民

众的海洋探索，并为后世航海活动奠定基础。

秦汉时期实现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统一，通过立碑、打击沿海诸侯，海洋被

正式纳入治理范围。统治者将海疆范围之内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而将海疆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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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看作是发展滞后且不具威胁的蛮荒之地，有着“华夷之辨”的治理观念（胡林梅、文

绪武，2015，p. 103）。海洋被赋予文化意蕴，更代表着国家安全的实界，而出于对王

朝地理位置和空间秩序的创设，秦汉帝王都曾受神秘主义的影响，于理性中夹杂着“入

海求仙人”的狂热。不管是徐福东渡，还是丝绸之路，此时对海洋的探索上升至国家层

面，都极其有力地推动了民间对海洋开发和探索的热情。朝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

政局稳定，但同时也压制了海外探索的常态化。

3.隋唐：海贸繁盛下的中外文化交流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炀帝锐意经略海洋。《隋书·流求传》载：“炀帝令朱宽入海

求访异俗……因到流求国。”（魏徵，2000，p. 564）隋炀帝曾派将领率军远征流求（

今中国台湾地区），标志着中原政权首次对台湾的军事经略。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造船

技术，已能造出载重千吨且适应近海作战需求的船只。其“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

百余尺。”（席龙飞，2000，pp. 102-103）但隋朝存在时间较短，尚未形成系统的海上

贸易政策，对海洋的探索有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一个朝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包容、艺术恢

弘、民族融合。唐代的文化影响辐射亚洲，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习近平，

2024）的确，唐朝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兼容并包，加之统治者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对

周边海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当时的朝鲜半岛、日本、渤海国等海上邻国都曾跨

过大洋来到中国。万邦来朝也促进了唐朝造船技术的提升、海路航线的成熟以及沿线贸

易的繁荣。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海洋贸易繁盛，与海外各地区贸易往来频繁，

甚至远达非洲。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代表性商品大量出口，香料、珠宝等异域特

产也逐渐流入，形成贸易链条。而佛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

深刻地影响着民间精神文化。同时中国的文化也通过海洋传播到周边国家，典型如日本

文化受唐朝有很大的影响。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建筑技艺、医学知

识等，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交流活动丰富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内涵，

也为此后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开创了先河。

隋唐时期的海洋意识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在海洋认知、航海实践、海洋贸易和文

化交流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为宋元时期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

古代海洋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4.宋元：科技领航时代的海洋文化兴盛

自宋元以降，东南沿海市舶之利渐开，农商并重的经济形态促使中原农耕文明与海

洋商业文明相互渗透，传统内陆性格中逐渐生长出开拓冒险的海洋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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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袭扰，陆向发展受阻，官方海洋经济意识逐渐兴起，两宋

面向海洋求发展，对外贸易重心开始转向海洋。航海的需要推动了指南针的诞生，技术

的革新进而对宋代对外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次对外交往过程中，宋代不仅对中国

与日本、高丽、东南亚等地间的航路有了清晰认识，还总结出了主要航线的针路，如阇

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月余可到”（赵汝适，

1996，p. 54）。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舱、多层舷板、龙骨结构等技术，具有很强的稳定

性和抗沉性，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的造船技术。

不同于前朝致力于“四夷怀服”，宋朝海洋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贸易利益。宋朝

政府将外商贸易纳入市舶管理体制之下，获利颇厚。历史悠久的国际商港地位延续的同

时，大量新兴中小型通商口岸应运而生，最终构建起梯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海港贸易网

络格局，这极大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仅据朝鲜文献《高丽史》中的记载，从宋

真宗中期至宋末，由明州、温州等东南港口出发赴高丽贸易的宋商就多达130批次，其

中确知商队人数的有87批次，累计近5000人次。”（陈国灿、鲁玉洁，2016，p. 114）

在国际贸易上，中国海商凭借其在手工业产品方面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与东南亚等地区

提供的香药、珠宝等自然资源类商品形成了互补性的市场交换关系。市舶司的设立，使

海关税收成为当时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宋高宗对此评论道：“市舶之利最厚，若置措

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李心传，1992，p. 1866）可见，市舶贸

易的利润极为丰厚，其收益可达百万之巨，比直接从民众那里征收赋税更为有利。

元朝兴起于草原，经济发展有天然的商业倾向，统一中原后继承了南宋向海开放，

互通有无的政策，沿用蒲寿庚（原南宋主管泉州市舶司的官员）管理福州市舶司。在前

朝的基础上，还在泉州、庆元等地增设市舶司。元世祖对海洋贸易也持肯定态度，曾对

蒲寿庚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

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编委会﹝中国

航海史编委会﹞，2007）统治者的开明吸引着外国人来华，当时泉州以“刺桐”一名著

称，马可·波罗惊叹于此地的繁荣，在其行记中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

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马可·波罗，

2011，p. 393）。但元朝也曾颁布海禁，设立市舶司兴废无常，为垄断海外贸易还实行

过“官本船”的政策。虽然在当时对海洋贸易影响较小，元朝仍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给

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之后的明清看到海禁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并逐渐走向

异化。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科技水平显著提升，为海洋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造船技术取得突破，使得远洋航行更为安全和高效，极大拓展了人

们对海洋的探索范围，促进了海洋观念的转变。这不仅是科技领航的时代，同时也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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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总的来说，宋元时期的海洋意识发展到了高潮阶段，海洋贸易

兴盛，海洋文化繁荣，影响深远。

5.明清：海禁与冲击间的海洋观念变迁

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空前繁荣，海洋贸易也进入发展新阶段。与传统认知不同，明

朝官方对于海洋的态度和政策其实并不在于绝对“禁海”，而是出于海疆安宁考虑下的

相对“限海”。在全球化进程中，明朝曾占据着白银流通的核心位置。明朝的海洋活动

既有嘉靖时期的“全面海禁”，也有郑和下西洋、隆庆开海此类积极向海之活动。新航

路开辟后，世界连成整体，西方海洋势力东来，与中国沿海地区发生冲突和交流，与海

禁形成张力。这种由经济需求与全球化进程驱动的观念嬗变，标志着中国传统海洋文明

发展进入新阶段。

明朝初年多次颁布禁海令，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十四年（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

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62）从对

以上禁令的梳理中可以发现“海禁”的实质是禁“私”，而非绝对的海洋贸易。从明初

《大明律》相关规定：“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

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一百。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物货并入官。”（怀效锋、

王旭；2024，p. 261）也可以看出明太祖并不反对海洋贸易，只是更想将贸易控制在可

控范围内，禁止的是未经允许的走私行为。明成祖时期，对海洋贸易的管控基本延续祖

训。此时对民间海洋活动的管控依旧严格，多次颁发禁令。永乐二年（1404年），福建

沿海居民私自与外国往来，“逐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

防其出入”；永乐五年（1407年）“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

依律治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1962）但对外番朝觐，统

治者采取的是“悉听其便”的态度。在明成祖的授意支持下，郑和还成功下西洋，客观

上构建了新的贸易网络。正德年间，民间贸易发展，海外各国商人纷纷前来。当时的日

本进入战国时代，政治混乱，不少日本人走上了“亦商亦盗”的谋生之路，在官方或民

间贸易中与浙江等沿海地区不断往来。这为嘉靖年间的“倭患”埋下伏笔。为抵御倭寇，

官方对沿海地区人民进行严格管控。不过在戚继光平定倭患后，明朝又决定在沿海局部

开海。这一时期“开海”和“禁海”政策并存且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目的还是在

于限制海洋贸易。

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也带来了科学理念。如利玛窦向明

朝宫廷呈献的《坤舆万国全图》，将中国置于欧亚大陆东侧的地理坐标中。这种世界认

知打破了传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更以精确的经纬仪测绘技术刷新了士大夫阶层对

寰宇格局的认知框架，但这并未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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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明朝对于海洋的态度，可谓顾忌颇多。官方推行的偏保守型海洋治理体系与现

实需要形成矛盾，制度性地压抑了海洋经济的自然演进。它并不愿意鼓励远洋商贸，但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禁止，只能在官方观形态与民间贸易需求中找到一条中庸之路，在不

违反原则的背景下默许其自由发展。它的出发点是以海禁来巩固海防，结果却加剧了海上

威胁。不仅阻碍了造船业的进步，也对蓬勃发展的民间海洋贸易事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清朝的海洋政策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特别是清初，为了针对“郑氏集团”，政府

实行迁界和海禁的措施，决定通过律令形式限制沿海居民私自进行海上贸易。如康熙年

间，厦门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水手不得过五人，取鱼不得越本省”（周凯，1984，

p. 174）。在招安过程中，海禁政策有不同程度的松弛。随着对郑成功招抚政策的失败，

清廷决定在浙、闽、粤等沿海地区颁布“迁海令”，从武装打击的角度期望其促成“逆

贼坐困可待”的效果。但由于推行手段太过强硬，造成了社会动荡。如果说先前的海禁

主要目的在于禁私，那这一阶段着重在于断绝海陆联系并进行军事防范，不仅严禁私自

下海，也责成各地“设法阻拦，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

登岸”（中华书局，1985）。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稳定政局后决定开海，

经再三考量，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后改厦门）、宁波以及云台山为对外通商

港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英国商船“洪任辉号”无视劝阻坚持前往天津告御状，

激怒了乾隆皇帝。同年，为了加强防范西方入侵者的潜在威胁，清政府调整了对外贸易

政策，改四口通商为仅广州通商，并设立“广州十三行”这一官方机构来管理。这一政

策基本延续到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止。

中国古代是“以路观海”，官方海洋观薄弱，民间是海洋文化的主体。在农耕文明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王朝，海洋文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附庸。尽管有过郑和下西洋

的壮举、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宋代以来海洋贸易的繁荣可以称得上灿烂辉煌，但利

益取向上是保守的，总体上是脆弱的。诚然，明清两朝在大航海时代没有抓住“向海而

生”的历史机遇，它既有出于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的现实考量，也受“身在局中不

知局”的历史约束。但这次机遇的丧失，以及奠定的趋于保守的海洋观对处于历史变局

中的中国而言代价是深重的。

（二）近现代（1840—1949）：被动应对与海权觉醒

近代以降，西方海洋文明大举东渐，同时各国之间展开了海洋权力的扩张与角逐，

世界格局正被海权重塑。从“夷人”到“洋人”这一称谓的变化，便已深深揭示了新来

的欧西文明具有强烈的海洋性特质。来自海上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传统中国的天朝美梦和

自我想象，中国被动地进入了“以海为防”的时代，“海权思维”逐渐兴起。

“睁眼看世界”也意味着“睁眼看海洋”，而这一转变最先开始于知识分子。他们

观察到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而言，突破困局的关键在于打破陆疆思维定式，转向海洋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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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路。具有涉洋经历，往往是自身思想革新的关键。因此，清末民国的留学活动最后

也常带来意料之外的社会震动。如孙中山出国之后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

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尚明轩，2023，p. 28）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

大海国”的构想，认为中国向外应该东南面太平洋、西南通印度洋，即所谓“志西南洋，

实所以志西洋也”（魏源，1999，p. 120）。他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

习西方先进的海军建设经验，以抵御外侮。他在《海国图志》中展现出的海洋观具有前

瞻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对近代海洋观的觉醒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应对海防危机，洋务运动着重于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依据传统制度和防御战略

组建了南北洋水师，并从中分化出广东水师和福州船政水师，海洋战略格局开始形成。

那么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海洋观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晚清朝廷代表人物李鸿章的思

想中窥见一二。“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

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荫，为国家立不拔之基。”（李鸿章，

1998，p. 1433）他将巩固海防作为权宜之计，认为拥有坚船利炮的最大好处在于威慑敌

军，但仍不具备主动使用海军武力的意识。他始终认为北洋海军实力不及日本海军，所

以一再坚持保守防御和表面威慑的方针，主张“保船制敌”，极力避免与日本舰队海上

交锋。清政府也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消极发展海军势力，挪用拮据之海军财

政以营建颐和园工程，海洋建设竟让步于皇室私欲。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海战仅有

两次，结局为“广乙”号重伤后自毁、“操江”号被掳、“高升”号被击沉。在黄海激

战中北洋海军更是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此后，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

签下对中国危害极大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中，中方因无意争夺海权而惨败，日本

开始在东亚海权新格局中独大。最终引来德占胶州湾，俄占大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

而这一切争论的中心点都在于“海权”,“海权”的丧失也拉开了瓜分中国的序幕。甲午

战争后，清廷虽曾购置军舰试图重建海防体系，然而随着列强势力对战略港口的全面侵

夺，中国沿海防御体系已支离破碎，最终连维持最低限度的被动防御都难以实现。此时

的中国陆海皆危，又一次丧失发展机遇，使人扼腕叹息。

这时，马汉的“海权论”经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亚东时报》介绍传入中国，给内忧

外患的中国带来新的启发和生机。孙中山对清政府“中体西用”的海军指导思想进行了

批判，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

孙中山，1982，p. 344）。他站在国防安全的战略角度就海南岛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主张改岛建省以保证制海权。同时，他将民生主义思想引入海洋观，看到了海洋的经济

效益，视港口为“国际实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全球贸易的桥梁”及“中国连接世界交

通的核心”。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篇章里，他规划了构建三大世界级港口（

分别位于北方、东方、南方），辅以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及十五个渔港的布局，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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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港口作为发展引擎，结合航运与造船业，通过港口与铁路的协同发展策略，实现

内外联通，全面推动国家实业的繁荣（孙中山，2011，p. 111）。民国时期，著名的军

事理论家杨杰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命题。他突破了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站在战略高度

积极倡导，坚决主张捍卫海权，指出我国建设海军的目标不是争霸，而是保卫领海主权，

确保制海权。

这些观点充满对家国存亡的忧虑，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有着

逐渐深化的进步趋势。但在当时政局动荡的时代中，很难付诸实践。普通民众困于生计

安危，更无暇顾及“海洋”。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海洋观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经历了跌宕

起伏的发展历程，存在着时代局限性。这段需要“以海为防”的“有海无防”近代屈辱

史，让国民意识到海洋的重要价值，为当代海洋观的构建与深化提供历史依据。

（三）当代（1949年至今）：从积极防御到全面经略

中国社会现代性历史进程与我国海洋观念的演进发展几乎是一致的，海洋为现代中

国带来了新的文明视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周围海上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海洋常常被视为海防

的前线。美国多次派遣军舰和飞机进入台湾海峡进行挑衅和干涉，试图通过模糊南海诸

岛的主权归属，挑起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争端。而当时中国海军力量相对薄弱，缺乏

先进的舰艇和武器装备，海军人员素质和作战经验也相对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外国军舰

的挑衅和入侵。这些威胁不仅考验着新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也促使新中国不

断加强海军建设、提高国防实力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初步建立起领海制度。《声明》

对我国“台湾及其周围各岛”的领海主权以及宽度进行了规定，并强调“一切外国飞机

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任何外

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钱辉、毕建林，

1992，p. 538）。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海洋观侧重于海防，

将海洋视为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对中国岛屿、领海以及大陆架进行主权宣示，此

时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政策基本集中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经济观念日益凸显，发展海洋经济被明确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孙志辉，2006）。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

的启动，推动了海洋科研的快速发展。一系列海洋重大专项工程相继实施，在海洋探测

技术、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为海洋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

国内海洋科技不断发展的同时，开启了国际合作，这不仅提升了中国海洋科研的国际影

响力，也使中国能够更好地与世界各国在海洋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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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洋资源的不断被发现以及《联合国海洋法》的签署，周边国家又开始觊

觎我国海洋主权，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为了于变局之中维护我国海洋

权益，国家领导人特别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创造性地提出了近海概念，适应了我国

当时面临的国际态势。邓小平指出要建设防御性海军，且是保卫海洋领土完整、维护海

洋权益的积极防御。可以看出，我国领导人的海洋观念与时俱进，注入了现代化特征。

1992年，官方意识形态层面的海洋观念基本形成。1995年10月，江泽民在青岛视察

海军部队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徐

质斌、张莉，2002，p. 43）这一时期随着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我国愈发加强了对海

洋资源的综合管理和保护。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加注重维护

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1996年，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并在该公约生效后，正式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

举措标志着中国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下，对自身的海洋权益进行了明确和有力地宣示，之

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标志着我国开始依照国际法行

使主权和管辖权，开创了管理海洋新的历史篇章，这也表明中国领导人现代海洋观的确

立。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首次系统阐述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这标

志着我国将海洋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体现了党对海洋事业发展的深刻认识和长远

打算。政府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沿海经济区的建设，希望通过加强

合作与联动，逐渐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海洋经济区域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我国

开始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

渐增加。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全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

10.54万亿元，同比增速达5.9%，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7.8%。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海洋第三产业以领先增速实现59.6%的占比新高。在创新驱动方面，海洋能源开发取得

突破性进展，大洋科学钻探关键技术与深海油气勘探装备革新，显著强化了我国“深海

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三位一体的战略能力，实现了海洋资源利用、经济发展、

生态修复的和谐推进（自然资源部，2025）。这不仅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更标志着我国正从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文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过程中完成了理论指导的创新，这一理念为

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促进了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各国的连接越来越紧密，而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维护的矛盾性日益凸显，

加之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变革，这对国家领导人的海洋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坚持

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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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习近平，2013）。我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

与封闭的大陆形象相比，海洋越来越象征着通向共同文明的现代化承诺，承载着新时代

的共同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海洋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和重大举措，它有

力地推动着国际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致力于开创共赢的海

洋安全与发展之路。

三、我国海洋观的基本特征

我国海洋观念的变迁经历了漫长又曲折的发展历程，从贸易通道与文化交流的纽带

到国防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现代海洋观念聚焦于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利用。对海洋

的探索与开拓精神贯穿始终，彰显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敢于突破、勇于前行的品质，

虽然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蕴含于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十分明显且至关重要。

（一）连续性

我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这不仅体现在对海洋价值的认识

上，也体现在对海洋事业的投入和发展上。

古代航海技术相对有限，海洋主要被视为渔业资源获取、海上贸易通道以及海防屏

障。早期对海洋资源的初步认识与利用，为后续海洋经济发展奠定了根基，这种对海洋

资源属性的认知延续至今。早在新石器时代，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懂得食用海产品了。

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鱼骨、贝壳等遗物便是有力佐证，这一传统渔业活动历经数千年发

展，至今仍是我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渔业村镇依旧依赖海洋渔业为生。

在封建王朝时期，海洋贸易不断发展。从西汉时期开辟的海上贸易航线，到唐宋时

期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南海航线被运送到东南亚、南亚、西

亚甚至远达欧洲，这不仅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更深化了对海洋作为贸易纽带

的理解。这种以海洋为依托拓展对外交流的理念，在近现代海洋观中得以传承。近代以

来，虽历经波折，但港口贸易始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开埠通商到如今成为

全球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上海港始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关键地位，海洋作为连接世界

桥梁的重要地位从未改变。

进入近现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海洋权益意识的增强，海洋观在传统基础上进

一步升华。海防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对海洋权益的维护成为核心诉求，这与古代重

视海防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海防观念及其防御架构的成形，可追溯至明代。为抵御倭寇

侵扰，明朝在沿海地区修建海防工事，戚继光抗倭便是典型的海防斗争。如今，我国在

南海建设岛礁、部署现代化海防设施，加强对海洋权益的维护。现代语境下的海防，内

涵更加丰富，涵盖了海洋资源开发权益、海洋空间管辖权益等多方面。如今，我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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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在继承传统海洋观理念的同时，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海洋

观体系，这都体现了我国海洋观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历史脉络。

（二）创新性

中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始终贯穿着独特的创新基因，在不同历史阶段以突破性思维

和创造性实践回应时代命题。

唐宋时期就能够突破先秦“环九州为四海”的封闭地理观，形成“梯航万国”的开

放视野。现代更是构建“陆海统筹”立体空间观，将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确立“深海—极地—外空”三位一体的新边疆认知。随着国门被打开，传统

海洋观受到西方冲击，开始了创新性变革。在海防理念上，从单纯陆基防御向重视海上

力量建设转变。洋务运动时期创办近代海军，购置先进战舰，学习西方海军战术与训练

体系，这是对传统海防观的突破，也是以近代化视角审视海洋安全。

现代海洋观的创新性更是全面而深刻。在海洋经济领域，对海洋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传

统渔业与贸易，新兴海洋产业正蓬勃发展。海洋油气开发技术的不断突破，为海洋经济增

长注入新动力。在海洋管理方面，完善的海洋法律法规体系已经构建，从分散管理走向综

合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的出台，规范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秩序，保障海洋权益。

在国际合作层面，我国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倡议，创新性地将

海洋合作的范畴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科技、安全等多个维度，旨在促进沿线

国家的共建共享与互利共赢。这一倡议超越了传统的海洋合作模式，为全球海洋治理提

供了中国智慧，充分展现了我国海洋观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

（三）实用性

我国海洋观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其核心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经

济利益、技术能力及国际环境展开，实用性特征贯穿始终。

早期海洋观服务于农耕社会的经济需求，海洋被视为获取资源和短途交通的辅助工

具。秦汉强化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海洋成为拓展外交与贸易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期

形态的开辟，实现了与朝鲜、日本、印度通商，但仍未突破“以陆制海”的传统框架。

贸易扩张推动经济型海洋观产生，海洋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唐代依托开

放政策与发达造船技术，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阿拉伯地区，贸易范围扩大至香料、丝绸

等商品，海洋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支柱。因北方领土丧失，南宋将海外贸易视为“立国

之本”，泉州、广州等港口成为国际商贸中心，体现“以海养国”的实用策略。明清奉

行保守型海洋观，海洋政策转向内缩，以防御倭寇和西方殖民势力为主，牺牲经济利益

换取政治稳定。朱元璋实施海禁以削弱敌对势力经济基础，虽郑和下西洋短暂展示海洋

实力，但长期禁海导致航海技术停滞，错失大航海时代机遇。受西方冲击，近代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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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争取海权，但实践效果有限。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甲午

战败暴露“以海为防”的局限性。孙中山引入马汉海权理论，主张发展海军、港口和海

洋经济，但因国力薄弱未能实现，海洋观停留于理论启蒙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主权维护到全球治理的综合型海洋观形成。海洋成为国

家主权、资源开发与国际合作的战略空间，同时兼顾安全与发展。1958年，我国宣布实

施12海里领海制，强化对南海、东海的实际控制。到现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倡导国际合作应对生态危机，体现出海洋观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实用转型。

我国海洋观与时代需求动态耦合，揭示了演变过程从“被动应对海洋”到“主动经

略海洋”的深层逻辑，也反映了技术、制度与国际环境对海洋观实践路径的深刻影响。

（四）和平性

与一些国家的海洋观带有侵略和掠夺意味相比，和平是中国开展海洋活动不变的底

色。中国古代神话里的海神、海怪等传说丰富，但《山海经》等神话传说反映的海洋观

念，更多是对海洋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表达，不涉及武力冲突，传递着人类对海洋的尊重

与和谐共处的意愿。后来海洋贸易在东西方交流中持续发展，丝绸之路延伸至海上，连

接起亚、非、欧大陆。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经海运远销海外，以商品交换为纽带，

这促进了文化的互通与交融，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认知与友情。

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海洋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源掠夺与殖民扩张的重要

通道。相比之下，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与这些国家建立

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促进了各国使节纷纷随船回访中国，使得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

好往来变得日益频繁，双方关系也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过程中，众多国家

与中国相互馈赠礼物，并缔结了友好条约，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双方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

格局。这表明中国古代王朝有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的意愿，希望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与其

他国家建立联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和为贵”的外交理念。

海洋资源开发领域不断拓展，深海勘探技术进步使人类对海底资源有更多了解。在

资源开发过程中，国际合作日益频繁，我国通过签订协议、联合开发等方式，避免因资

源争夺引发的冲突，以和平方式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当下，我国构建全方位海洋防御

体系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保障和平的海洋秩序，通过国际合作和对

话解决争端，而非轻易发动战争。

四、结语

海洋既是文明演进的摇篮，也是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从古至今，我国海洋观经历了

漫长且深刻的历史演进，这一历程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如何认识海洋、保护

海洋、利用海洋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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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洋观的变迁不仅是观念的革新，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经济

模式、军事布局以及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在演进过程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转化，也有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与融合。古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都推动着中外交

流，近代的海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的海军建设与海洋战略理念。这种开放

包容的文化态度，为中国海洋观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动力。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

景下，海洋在国际政治、经济、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中国海洋观的发展

需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原则，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同时，也应加强海洋环境

保护，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此外，加强海洋教育

与科研投入，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是推进中国海洋观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回溯我国海洋观的历史演进，亦为当下海洋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深刻

的启示。积极开放的海洋观是国家走向繁荣、融入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对海洋的科

学认知与系统合理开发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我国应继续传承和发扬历

史中海洋观的积极因素，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和战略思维，深度参与海洋治理，拓展海

洋经济发展空间，加强海洋文化建设，维护海洋权益，让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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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Riven Prosperit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Maritime Worldview

LIU Qi, LUO Yujing

Abstract: The oceanic worldview reflects huma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sea and determines a nation’s
strategic intentions regarding maritime affairs. In ancient times, constrained by limited productivity and
cognition, maritime perspectives primarily manifested as reverence and cautious exploration. The modern era
witnessed a transformative awakening under the impact of maritime aggression by foreign powers, while
contemporary China actively integrates into global maritime development trends by proposing a maritime
power strategy. The Chinese people’s enduring spirit of maritime exploration and pioneering, spanning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embodi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peaceful diplomacy,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and courageous advancement. Alth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mphasized varying aspects of maritime
concepts, their shared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remain remarkably distinct and crucially significant.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aritime perspectives across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ras,
we can reveal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from embryonic traditional concepts to mature modern frameworks.
This historical analysis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urrent maritime strategy formulation, enhancing
China’s proactive role in global maritime governance and rights safeguard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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